
上虞经亨颐先生，一位非常著名而又
成功的教育家。他似乎天生是校长的料，
担任过好几所名校的校长，其中以浙江一
师和春晖中学的影响最大，皆是因他而成
名，有此二校，亦可青史流芳矣。春晖中
学就是经先生离开浙江一师后，回老家上
虞所创办，在他的个人魅力感召下，一所
中学云集了众多学者名师，精心打造成享
有“北南开，南春晖”的全国名校。而浙江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虽然历任校长十多
位，在经亨颐之前有著名的沈钧儒，之后
有不太著名的姜伯韩，但要说浙江一师最
让人铭记并传诵的辉煌时期，那还是经亨
颐执掌校政的那十来年。

浙江一师与经亨颐先生的关系几乎是
合二为一的，提起经亨颐，就不能不提浙江
一师，而说到浙一师，也不能不说经校长。
不过就经亨颐到浙江一师来任职，其实倒是
一个误打误撞的偶然：清末时，科举废除后
纷纷兴起办新式学堂之风，浙江在杭州贡院
的旧址上也创办了一所名谓浙江两级师范
学堂。所谓“两级”即分“优级”和“初级”，前
者为高等师范，毕业后可任中学教师，后者
是初级师范，主要是培养小学师资。但由于
大家都没经验，新式学堂开办后，校监和教务长不知换了多少
茬，但总也不得法。无奈之下，想到了一批浙籍留日学生。于
是就委托在日本的绍兴同乡会从留学生中推荐一位来当浙江
两师的教务长，那时像鲁迅、许寿裳、钱钧夫、经亨颐等均在日本
留学，同乡会召集开这个推荐会，这几人都不想回国，故也就不
去参加这个会，唯有经亨颐不明就里，楞头愣脑地去开了会，结
果被一致决定举荐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于是他
只得申请休学一年，即回国就任了，那时是一九〇八年元月，一
年后经亨颐返回日本继续留学深造，等到辛亥革命后他再度回
到浙江两师时，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校长，至二〇一三年，学校
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所以说，浙江一师这所学校与留日学生有着非常深厚的关
系，前期如许寿裳、钱钧夫、朱希祖、鲁迅等，自日本回国后都在
该校任过教，校长沈钧儒也是留日海归。经亨颐主政时期，除
了原先就在的夏丏尊，先后又请来的如李叔同、费龙丁、李次九、
陈望道、刘大白、单不庵等，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留日派”，当然也
有如姜丹书、朱自清等一些并非留日的名师。而看了这样一份
教师名单，你可以想象浙江一师的师资实力是多么的强大。而
作为一校之长的经亨颐，他推行“与时俱进”的办学方针以及人
格教育的理念，对师生皆有很深的影响，也难怪一师能培养出
如刘质平、丰子恺、潘天寿、柔石、曹聚仁、魏金枝等一大批优秀
的学生。不过经校长倡导新文化，大胆改革教育的风格，总是
遭到了一批守旧势力的排挤而嫉恨。后来由于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发展，新思潮的蓬勃兴起，浙江一师于一九二〇年又爆发
了一场轰动全国的“一师学潮”，其焦点就是学生为了挽留辞职
的校长经亨颐所致。虽几经周折而调停，但浙江一师已元气大
伤，随着经校长的离去，再转制合并等，至一九二三年浙江一师
则不复存在矣。

辉煌的浙江一师之后，经亨颐先生在家乡巨富陈春澜的支
持下办起了春晖中学，又开创了一段新的辉煌。具体的故事不
再细述，我想这主要与经先生新颖独特的办学思想和宽容民主
的管理风格有关，除此应还有一点，就是经亨颐自身有着较高
人文学养的个人魅力。许多人也许不知，经亨颐在日本留学的
专业是数学和物理，是一个标准的“理科男”。但他的个人兴趣
却是诗书画印，而且有着相当不俗的水准。从一些回忆文章来
看，经亨颐似也没有拜过什么名师，只是说他髫龄时即嗜书法
篆刻。他的书法学朴茂多姿的《爨宝子碑》，但以隶书的笔法作

楷，颇得闲逸之妙趣。而他儿时把玩印章初不得法，后受父亲
的影响，取法汉印，印艺益进。再参以《三公山碑》《石门颂》笔
意，使其印看似平实简朴，实乃端庄清雅，厚拙中见精巧，浑穆中
有灵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曾在杭州的一家小书店游
览，无意中觅得一册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经亨颐作品选》，书
中收录了经亨颐先生诗、书、画、印四个方面的作品，虽不太多，
但尝鼎一脔，基本也可从中了解到经亨颐的多面艺术才华。

经亨颐先生差不多在知命之年以后，则疏远了一线教育，
转而投身于民主革命活动和业余书画遣兴的生活了。一九二
九年，他在上海法租界颐和路发起组织了“寒之友社”，取松竹梅
经寒冬而不凋零的坚强品质之意。他自任该社社长，其他好友
如何香凝、黄宾虹、张大千、张善孖、陈树人、张聿光、谢公展、王
祺、潘天寿、姜丹书、方介堪、丰子恺等一大批名家都是社友。每
逢雅集，大家挥毫泼墨，书画唱和，同声相应，以诗言志。而作为
社长的经亨颐，此时也进入了他书画创作的高峰期，许多书画
印章，或与友人合作，或是应筹展而作，都创作于这一阶段。他
曾刻有一方闲章“五十学画”，一九二六年刻于白马湖，表明了他
晚岁学画之始。当然，深厚的学养以及高超的书法篆刻造诣，
使得他学画的起点很高，出手不凡。他尤其爱写松，自题斋名
曰长松山房，所以他的画也以松为多，兼以梅竹、菊花、水仙等，
所作皆文人写意，简淡疏秀，清隽超逸。

在寒之友社友中，经亨颐与何香凝、陈树人、方介堪交往
颇多。近有朋友赠我精美一厚册《玉篆楼藏信札选》，皆友朋
致方介堪的书信尺牍。其中收有两通经亨颐致方介堪的信
札，我一见颇眼熟，原来二十多年前即刊于西泠印社出版的
那册《经亨颐作品选》中。字里行间，可知经先生与晚辈方介
堪的至深友情。

其一：
介堪先生：

径启由舍弟伯涤寄到柑两篓，其一已转奉寄兄矣。 深
谢。忆去年山阴之游，忽忽春光依旧，故人盍再来？闻学院颇
发达，甚慰。兄已迁居，想甚忙。如能抽身，弟当恭候暂不来沪
也。即颂
台安 三月廿三日 渊颐

曼青、孟容、公禺均致候

其二：

介堪先生：
久不通问，深念。弟以津较沪为安，

故暂不言归。惟不获亲近左右引以为怅
耳。前闻谈及北平何处出版关于封泥及
其他刻石有用书籍，希示我。旧历春正拟
往北平游玩十数日，未知兄与曼青愿乘寒
假作小旅行否？津寓有余榻，如莅临可省
旅费且可合作，近来画兴如何？弟与树人
拟于五日在津开一展览会，非此似太无
聊。起居均安，希

勿念顺颂
台安

一月廿六日 渊颐
曼青先生均候

此两札经亨颐先生皆以行草书挥就，
比较随意。其一虽落款为“三月廿三日”，
也许在前。因为信中有“忆去年山阴之
游，忽忽春光依旧”句，查《渊颐诗集》，其
中有一组诗，诗前题记曰：“十八年四月，
与树人、香凝、若文、介堪、伯涤，曾咏发上
海，三宿白马湖。登兰芎，渡曹江，舟寓游
东湖、禹陵、兰亭、柯岩、鉴湖，往来山阴道
上，乐享湖山清福。介堪作印，树人写生，

余为之题。”如此看来，山阴之游是一九二九年，那么此信应写于
一九三〇年三月。文人相聚一起，得湖山之胜，以诗书自娱，必
然有说不完的乐趣，难以忘怀。“学院颇发达”乃指方介堪等人任
教的新华艺专，该校一九二六年年底成立时，初定名为新华艺
术学院，后才更名为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读此信开首，实为“舍
弟伯涤寄到柑两篓”而写，“伯涤”即经亨颐的堂弟经亨沐，字伯
涤。据查此君也通书画，精鉴藏，与褚德彝等均有往还。现存
的何香凝《墨梅图》就有“伯涤先生法正”之上款，去年山阴之游
伯涤也在其中，故今年带柑一篓也不忘转赠方介堪，可见他们
之间的关系都非常亲近稔熟。

其二落款为“一月廿六日”，此当为一九三一年。因据《渊
颐诗集》所记，经亨颐一九三一年正是在天津，且与陈树人合作
了多幅松蕉、梅竹、水仙等国画作品，经亨颐不擅鸟虫，往往由

“树人补之”。多有合作可能即为天津办一展览所画。这一年
六月，经先生又“与树人由津抵粤清游”了。两信中分别提及的

“曼青、孟容、公禺”，即书画家郑曼青和马孟容、马公愚昆仲，他
们其时皆在新华艺专任职，应也是寒之友社的成员。经先生还
盛邀介堪与曼青，最好能利用寒假北上作一次小旅行，反正“津
寓有余榻”可栖，不必另花旅馆费用也。

经亨颐与方介堪，年龄相差二十四岁，整整一个辈分有余，
而且经先生是民国著名的教育家，那时的方介堪才三十岁未
满，刚出道不久，但两人的关系却十分投缘。他俩虽都擅长治
印，然风格和状态却截然不同。方介堪相当于职业印家，风格
工稳婀娜；而经亨颐刻印则线条古拙，章法天然，不作过多的修
饰，彰显钝刀下的率性。另外经亨颐治印还独擅边款，篆隶真
行无所不能，并还以《爨宝子碑》的行楷笔意作款，奇崛朴拙，别
具风采。方介堪虽也为经先生刻印，但经亨颐的书画作品中，
所用之印基本全是自己所刻。因为他的书画作品，皆以写意为
主，介堪一路的印则很难配上。

虽然经亨颐的诗书画印“四绝”，都属“玩票”的性质，然
造诣之深、才分之高，还真是少有人能企及。环视近代文坛，
以一个著名校长之身份，却是像他这样的诗书画印全才，恐
难寻第二人也，这是给学生树立素质教育的最好典范。和许
多文人书画家一样，经先生也有对自我诸项艺事的排行，他
曾说“吾治印第一，画第二，书与诗文又其次也”，相比之齐白
石、邓散木，经亨颐的这个排序则很规矩实在，到底是一生从
事教育的，不会太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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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竹 皆 是 寒 之 友松 竹 皆 是 寒 之 友
—— 经 亨 颐 致 方 介 堪

7月下旬，笔者和嘉定博物馆
人员一行前往乐斋探望顾振乐先
生。顾老是嘉定人，每次家乡来
人他都特别的热情和善，拉拉家
常，叙叙往事，聊聊新闻，尤其是
对家乡发展变化的关注。有时家
乡的人请他题个词写个匾，他也
很乐意而且义务书写。因此，家
乡人对他也非常敬重感恩，或许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故乡情结”
吧！

顾老今年已是105岁高龄的
老寿星了，精神矍铄，记忆清晰准
确。我们在聊到长寿之道时，顾
老微笑说，他就两个字：宽容。在
与顾老畅谈一个多小时里，也让
我们深深感受到“宽容”二字已成
为顾老生活的状态，人生的心态。

顾老曾经历过三桩事：一是
在上海书法家协会成立时，推荐
首届理事的事；二是中国书法家
协会成立时，推荐上海首批中书
协会员事；三是西泠印社推荐入
会事。他见到了一些有趣的现
象，但是，他都以“宽容”之心成全
了别人，面对那些“有趣之人”、

“有趣之事”他仅仅是一笑而过
之，心安谦让，自然快乐。顾老在早年就师从童星录、翟树宜
二先生学习书画，后投入张石园门下，入室专攻“虞山画派”，
与此同时，交游于邓散木、胡问遂、方去疾诸先生，可以说他
在长年的艺术陶冶中，形成了自己做人做事做艺术的风格。
所以，有评论家这样写道：字如其人，画如人生，观赏顾老之
作品，能够让我们欣赏到他的人生，他的人格。

“宽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中国的汉字是十分
有意思的，从“宽容”二字的结构看，我们就能够感悟到“宽
容”的寓意。“宽容”二字都有一个宝盖头，寓意着它的珍贵，
而“宽”字的宝盖头下面是由草字头和一个见字组合的，它寓
意想“宽”，须透过杂草，或者与杂草并存；而“容”字的宝盖头
下面是两个人和一个口字组合的，它寓意在两个人或者两个
人以上的空间里，人人都可能讲话，当然，讲话就难免有“公”

“婆”之争，各说其理。“容”字就是告诉在各说其理的情况下，
还必须求同存异，这就是汉字的奇妙之处。由此，说宽容别
人，其实就是在宽容自己，多一点对他人的宽容，就是给自己
多了一点心灵空间，有了空间就
给自己留出了时间，去静心学
习，去安于修炼。

这里，也让笔者想到了110
岁的著名画家晏济元老先生。
记得在1998年9月时，晏老在上
海美术馆举办个展，笔者作为保
障人员，有幸与晏老数日的交
往。从就餐、外出参观、展览过
程他都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也是一位宽容随和，始终怀揣
着一颗平常之心的人。他曾与
郭沫若、张大千、于右任、张善
孖、谢无量、何香凝等都有数年
交情，而且，朱德委员长在观看
他的画展时评价“海外有个张大
千，国内有个晏济元”。然而，晏
老并不以此自傲，却甘于平淡，
不去炒作，也不去拉大旗作虎
皮，清心寡欲，他常言“我的荣辱
悲欢，尽在书画之中”。

“宽容”是与谦虚、真诚、坦
然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老子说：

“德可以延年。”孔子说：“大德必
得其寿。”当然，“宽容”不是放
纵，也不是姑息与退让，更不是
忍气吞声，惹不起躲得起，“宽
容”是有度的，“宽容”也是讲原
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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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回望书法
传统”论坛记要

传承经典，不易！
能形成个人印风，难！
气息统一且形式多变则更难！
传承与印风好理解，而气息究竟怎么理解呢？
我以为气息是由印面中单个或多个区别于他人的细节特征

所汇聚而成，且能让观者感知到的信息特质，是创作者提供给观
者的个人篆刻语言特征的信息量汇总。汇聚成一种视觉磁场，作
品完成后，这种磁场会浸染在作品中产生一种视觉能量。使得气
息不仅能让观者从表相感知作品中渗发出的个性气质特征，同时
也能用心来感悟到。

气息所包含的艺术思想高度、广度、深度以及技法高度等个
性化的信息量越多，作品能让人感知与感悟的点与面则更多。不
同的个性细节又可组成千变的印面形式，观者可通过各印式中的
一个或几个信息特征来感受到你个人气息特质的存在。

个人印风则是创作者拥有区别他人且有个性化的单一形式
表相，形式特征越强烈越易被观者感知与认可。以往我们的前贤
就是通过确立自己的印风而成为大师宗师，这些成功案例造成了
现诸多想创新立派之篆刻创作者皆效仿之。

在当今篆刻盛行传承传统为主流的大趋势下，能成就个人篆
刻印风已达很高艺术境界。不过，个人印风的单一化也必将造成
感知点的局限，一旦形成了个人印风，很少有人敢再弃之新创，为
什么呢？因为弃之新创，观者就有可能不再认可。

我在与学生探讨关于篆刻传承、印风与气息的问题时，有学
生就言“风格是死的”。我很赞同此言，我个人认为气息是活的，
篆刻创作如能做到形式多变且艺术气息相对统一，那可能是更高
的境界。

几十年的学艺感悟到，没有发展的传承只是复制，能形成自
我印风已是难事，统一气息且形式千变要比形成单一印风更难。
正因其难，许多人不理解更不愿去努力追求。 而我却要放弃主
流理念去追求这境界，为什么？因为我不希望自己去复制前人，
也不想让自己的篆刻形式固化单一，或自我再复制，我只想让作

品中的气息包融更多的信息特征及更多的组合，形成印式千变。形式虽多变，但观者却
能从作品中的某些信息特征点来感知我。

然我的创作理念使我的作品能被一眼认出，但同时却又被众多同道们认为”夏宇篆
刻没有风格”。

这是何缘故？
印风是壳，气息为魂。
我想这可能是我的气息在作怪吧！

●王德彦

篆刻：宽容者寿
作者：夏宇

（上接第 3 版）在今天的
展厅中，我们可以看到一
些三十年前的作品，这些
作品让我们看到书法空
间与线条的节奏变化的
无限可能。但是，现代书
法自产生之日起，便一直
伴随着争议，就在几天
前，《人民日报》刊登了一
篇评论文章——张瑞田
先生写的《警惕“无意义
文本”书写》。 这篇文章
对现代书法、当代书法中
存在的主要争议双方观
点进行了概括：一部分人
认为，书法写什么不重
要，关键是怎么写，书法
艺术应该具有独立的审
美价值，应该具备与文本
没有关系的视觉审美价
值。另一部分人认为，现
代、当代书法虽然重视视
觉呈现，却无视书法的创
作规律，所以无论是对字
形的夸张，还是对墨色的
处理等手段，其实都是形
而下的对书法创作的矮
化和贬低。无论如何，有
一点必须承认，现代书法
所表现出来的探索和创
新精神，必须值得钦佩和
肯定。

在这里谈到争议双
方的观点，关注的重心其
实并非争议的内容，而是
促使大家思考，为何中国
现代书法出现三十年，关
于 它 的 争 议 没 有 停 止
过？为何今天看展厅中
30年前的作品，依然觉得
新鲜而没有过时，这种现
象是否合理？其实，问题
是有的，它直接反映出中
国现代书法审美和评价
体系的理论缺失，没有梳
理、没有标准，是导致争
论和混乱存在的根源。
以至于我们今天回望书
法传统，回望 20 世纪 90
年代的现代书法才发现，
中国书法的现代化进程
是相当滞后和缓慢的，所
以，今天研讨会的一个重
要意义，便是提示书法理
论工作者尽快的构建和
完善现代书法的审美和
评价理论体系。

第二，书法需要有技
术的支撑，但最终的目的
则是“由技入道”。但是，
今天书坛的生态环境却
并不乐观，前面苏金成老
师谈过，中国书法从业者
对书法的认识停留在工
艺层面，事实也确实如
此。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各级书法家协会以及各
种书法展事对书法的繁
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但是，也带来了巨大
的副作用，书法从业者

“技术至上”“重技轻道”
的问题，大家有目共睹，
因此，某种意义讲，当下
是书坛最为繁荣的时代，
但却也是最没有“希望”
的时代。所以，今天的展
览和研讨也给书法工作
者一种启示，书法的线条
不是孤立的，作为艺术是
有思想、有灵魂、有温度
的，我们究竟是要做书法
家还是书法匠。我在学
校未毕业时有一次展览，
我以“明清调”写了一副
草书条屏，当时有一位香
港过来的老师问我：“你
这件作品有何意义，想要
表达什么意思？”我当时
对这个问题是不屑的，但
今天，我把这个问题送给
大家。

书论讲：“古不乖时，
今不同弊”，在提倡中国
传统文化全面复兴以及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外
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时
代大背景下，中国书法的
发展绝对不是对用笔、构
字、章法等传统古典元素
的固守，而更需要为线
条、空间注入笔墨精神、
水墨意境等精神层面的
表达，确实，今天的书法
已经不是写什么的问题，
而是怎么写，怎样让笔下
的线条有生命、有温度，
这是今天的书法从业者
需要思考的问题。

作为中国二十世纪的国画大师，潘天寿的名字几
乎是无人不晓。可是作为海派书法家的身份还是需
要交代一下。潘天寿（1897—1971），字大颐，自署阿
寿、寿者。现代画家、教育家。浙江宁海人。1915年
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教于经亨颐、李叔同
等人。1923年春，潘天寿任教于上海民国女子工校。
这期间，潘天寿在上海结识王一亭、黄宾虹等著名画
家，经他们介绍，潘天寿兼任了上海美专中国画系国
画习作课和理论课教师。潘天寿在造访吴昌硕时，八
十高龄的吴昌硕和年仅弱冠的潘天寿结下了忘年之
交。吴昌硕赠书潘天寿“天惊地怪见落笔，巷语街谈
总入诗”诗句。结识吴昌硕潘天寿的画风向吴昌硕接
近，由原先的恣肆挥洒向深邃蕴藉发展。潘天寿的艺
术成就，被誉为继吴昌硕、齐白石之后中国花鸟画的
又一高峰。1928年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创办，潘天
寿应邀任中国画系主任教授，定居杭州，但仍兼任上
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教授，经常往返
与沪杭之间。1923年至1927年，潘天寿寓沪近五年
时间。就潘天寿的艺术生涯而言，第一个历史时期的
活动舞台在浙江，那么第二个舞台就是在上海。

1910年春天，潘天寿进入县城的正学小学读书，
开始接受西式学校教育。学校所设的课程中有图画
课，自此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展他的兴趣爱好了。
潘天寿的书法有三个重要的转折点。潘天寿7岁入私
塾，酷爱写字，初习描红格，每日午间一张，从不间
断。在宁海县城国民小学读书期间，他经常光顾纸
店，买些便宜的土纸，同时也翻翻在那里出售的字帖
和画谱。“扫叶山房”石印的墨底白字的字帖十分让他
动心，他买了《瘗鹤铭》和《玄秘塔》，朝夕临摹，爱不释
手。这是他接触书法艺术的开端。第二个重要的节
点是1915年，潘天寿进入浙江第一师范。浙江一师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中坚，聚集这经亨颐、李叔同

等一代俊彦。李叔同书法以拙寓巧，至淡至远的风
格，经亨颐刷分中的精美用笔和舒卷的气概，都对于
潘天寿的书法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三个转折点
是在上海期间结识了吴昌硕。潘天寿与吴昌硕的交
往虽然是出于学画的目的，但以吴昌硕的书法、篆刻
的艺术成就，对青年潘天寿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潘天寿书画中那种强劲的中锋勾勒用笔中，可以窥见
到吴昌硕猎碣笔法的影子来。这是在上海这段时间，
潘天寿真正跨入了艺术的殿堂，并在书法上开始迈入
成熟期。

在上海期间，潘天寿一面讲授和研究中国画史画
论，编译了《中国绘画史》，作为上海美专的教材，一面
研习石涛、八大、扬州八怪等画家的画作，希求让自己
恣意狂放的画风有一个坚实的依托。经过一段时间
后，潘天寿觉得自己在艺术上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便
挟了一张自认为不错的山水画拜访了吴昌硕。大师
和往常一样，没有给他任何评语，但第二天吴昌硕在
潘天寿的一幅山水幛子上题了一首七言长古：诗的开
头是：“龙湫飞瀑雁荡云，石梁气脉通氲氤。久久气与
木石斗，无挂碍处生阿寿”，似还在称赞，结句却含蓄
地透露出一丝忧虑和不赞许的口气：“只恐荆棘丛中
行太速，一跌须防追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潘天寿
先有些沮丧，但冷静反省的学术品质让他深思大师给
予的警示。也许，特别注重传统工夫和法则的吴昌硕
是担心天分奇高的潘天寿“行不由径”、在变革的路上
走得太快。不能说吴昌硕的担心是完全没有道理
的。这使潘天寿意识到，惟有真正将身心投入传统的
深髓，才能体味文人画的幽深玄奥，才能走身成熟，获
得成功。潘天寿对待吴昌硕的批评值得今人很好地
学习。在本书的沈尹默一节，也提到过沈尹默对待批
评的态度。当今的书画家们早已把对待批评的这种
态度丢到了九霄云外。

潘天寿最擅长的书体是行草、次为篆隶，楷书较
少见。由此知道，他偏嗜更适宜抒情的书体，因为这
样更能发抒他雄肆奇逸的审美理想——阳刚之美
感。“艺术不是素材的简单再现，而是通过艺人之思
想、学养、天才与技法之艺术表现。不然，何贵有艺
术。”（以下皆简称潘语）赏鉴他的书法，是不难感受到
作者高尚的人品、博大的心胸、阔深的学养以及纵横
的才气和精湛的功力的。当代书家沙孟海先生调其
书“从结体、行款，到整幅布局，惨淡经营，成竹在胸，
挥洒纵横，气势磅磷，富有节奏感，可说独步一时”。
书家余任天先生也说：“没有潘天寿的书法，就没有潘
天寿的绘画。”笔者以为都是颇有见地的中肯之论。

沙孟海先生对潘天寿的书法有过精辟的阐述，我
这里不妨做一下“文抄公”吧：“潘先生对书法功夫很
深，经常临读碑帖，兼长各体，包括文字组织结构不同
的“字体”与后世艺术风格不同的某一家某一派的“书
体”。甲骨文、石鼓文、秦篆、汉隶、章草、真书、行书，
二三千年来各个不同的体制、流派，经过他的分析、
赏会、提炼、吸收，应用到笔底来，无不沉雄飞动，自
具风格。我最喜爱他的隶书、行书，境界很高。他
自己平日题写，也用这两体居多。他的隶书，渊源
于《秦诏版》《莱子侯》《褒斜道》《大三公山》《杨孟
文》诸刻，融会变化。始则以奇取胜，终则以平取
胜。也便是孙过庭“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的说法。
他论画每称引药地和尚“不以平废奇，不以奇废平”
这句话。我们欣赏他的隶书，要从平中求奇，奇中
求平，才能得其真际。他的行草，对唐晋法帖有相
当厚的基础。中年以后特别心爱黄石斋，但也不以
黄石斋的成法自囿。运笔方圆并用，变化多姿。同
时应用绘画上经营位置的技法来经营字幅。大小、
疏密、斜正，错落，一任自然。犹如画面布局，烟云
舒卷，扫尽旧时代“寻行数墨”的陋习。”

海派书家摭谭（三十一）——潘天寿


